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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迅

! ! ! !去年 !月的一天晚上，我睡
前粗粗地浏览了一份报纸，不经
意间看到了一条本市某区竞争性
选拔领导干部的消息，仔细一看，
有一个团区委副书记的职位倒是

挺适合我的，虽有年龄上限，倒也恰好达标。由
于时值深夜，倦意袭来，也没有细想，便进入了
梦乡。

第二日，忙完了工作，小憩片刻时忽然想起
了此事，便上网仔细看了招考公告，并仔细思考
了一下。应该说，作为一名年轻的国家工作人
员，积极参加各项竞争，在“赛马场中”锻炼成
长，是一种必须具备的素质。

我在反复考虑了 "天后，决定投身其间，也
借此检验一下我的能力。

一般来说，竞争性选拔大概有几个阶段，发
布招考公告，然后组织笔试，对笔试通过的同志
再进行面试，然后确定人选进行差额考查，最后
经过组织程序确定最终人选。这个全过程目前
都是公开和透明的，都会及时在有关媒体、网站
上及时公布每一个流程节点的具体结果和信
息。我经过网上报名后，资格初审合格，并于 #

月 $%日参加了第一轮笔试。一看题目挺多的，
有选择题、材料分析题、申论等。这些题目从类
型到内容与公务员考试类似，但是普遍程度较
深，确实需要一定的工作实践后才能从容地应
答。考完笔试从考场出来，大家普遍以为题目太
多没做完。我没有与他人对题目，想考完就考完
了，就不多困扰了。其后，由于工作太忙，也无暇
考虑选拔的事了。

大概两周后，我忽然接到了该区区委组织
部的电话，说我已通过笔试进入面试。之后，又
经过资格复审，交验了学历、学位、目前任职的
一系列证明材料，$&月 $#日下午，我参加面试。
面试一共 '人，这也就意味着报名的 (%人已淘
汰了 "!人。

面试之前先抽签，我抽到了 "号，进入考场
后，共有 '位考官坐在我面前。给我的时间是 "&

分钟，回答 )个问题。问题聚焦个人成长经历，

对创新意识的看法以及涉及动拆迁、科技园区
招商引资等政府公共管理的具体问题。现在回
想起来，当时心里非常紧张，但是读题目的考
官，声音很独特，沉稳而有力，这也使我心情很
快平复了不少，真是感谢这位领导。之后，根据
我的工作经验和平时学习实践的体会，认真逐
一对题目作了回答，顺利完成了面试。

人的心理很奇特，只有经历过才能有体会。
原本参加笔试只是抱着尝试一下的心态，并没
有太当回事。

但当我从 (%选 '中“突围”后，一下子期望
值陡然增高了。这种一下子涌起的强烈愿望，直
到之后的两周我接到已进入 (比 $差额考查的
通知后，达到了顶点。

现在考查组已经到我供职的机关对我进行
了组织考查，相信很快会有一个结果，这对我过
去十年的工作，这几个月的努力，以及我与报考
岗位的适合度，将作出一个郑重的结论。

落笔本文时，结果还未出来，等待的过程自
然是一种煎熬。但不管如何，我想我已经努力过
了，感受了氛围，也有了提高，这也就达到了参
与选拔的初衷吧！

戏里戏外
卞 卞

! ! ! !韩同学近日赠我两
张京剧票，邀请我和姐姐
前去观看。这出戏是程派
经典《锁麟囊》，故事情节
相当动人，唱腔尤其优美
醉人，这出戏讲的是好人有
好报。

看戏地点在黄浦剧场。
参演人员以年轻的业余玩票
的白领为主，还有特邀的专
业演员。由于我经常跟着姐
姐蹭戏看，与他们比较熟。

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有
这么一些优秀的年轻人，因
为醉心于传统文化，不惜投
入业余时间，不惜花费有限
收入，研究京剧之际，自掏
钞票粉墨登场。我对他们十
分钦佩。

这是下午场，但观众席
上依旧很热闹，在座的有著
名画家张定钊夫妇，他们热
爱京剧，舞台布景是张教授
书写的“锁麟囊”三个大字，
遒劲而不失婉约。这次扮演
薛湘灵的演员有五位。第一
位出场的是邱先生，他是位
不到 (&岁的公务员，平时

专唱小生，得过很高奖项，
这次反串青衣。他的爸爸妈
妈在台下笑眯眯地观看宝
贝儿子演出。第二位出场的
是 "&多岁的张先生，厦门
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他
的唱腔和做功十分了得且
扮相俊美。他的父
母及祖父母专程从
河北老家赶来观看，
一起来的还有当地
有关的群众文艺馆
的负责人。只见小
张的父亲手持录像机一直
在拍摄，脸上挂满笑容，有
一个好儿子是值得骄傲的
……第五位出场的王凤莲
女士，她是专业演员，曾拜
程砚秋弟子王吟秋为师，积
淀深厚，为观众带来极高的
艺术享受。我的姐姐边看边
笑，她学唱老旦，她的老师、
上海京剧院二团的当家老
旦孙文元先生正在台上扮
演薛夫人。

这次演出非常成功，演
员和观众都过了把瘾，在京
剧式微的情况下，这已经是
一次盛会。散场后，我在台
下又一次遇见了夏邦琦先
生，舞台上的好些年轻人都
是他的高足。夏先生毕业于
交大，是机械专业高级工程
师，被誉为“程派”的票界君
子，曾主持整理出版了《程

砚秋唱腔集》。
韩同学和策划者吴

女士力邀我和姐姐赴晚
宴，这是庆祝演出成功的
聚会，由私人出资。出席
的有热心于京剧发展的组
织方、参演人员、热爱京剧
的发烧友，还有千里迢迢赶
来上海参加京剧活动的美
籍华人。

席间，邱先生和张先生
非常有礼貌地和大家招呼，

台上两位端庄秀美
的薛湘灵转而变成
了和悦阳光的帅小
伙子。张先生的家人
很高兴，感谢上海让
他们宾至如归。
我姐姐和老师相谈甚

欢，大家邀请孙先生亮嗓，
老先生虽然年逾八十却鹤
发童颜，一开口，嗓音高亢
清亮。我的姐姐也唱了一段
《打龙袍》，赢得满堂彩。

京剧作为国粹，基本由
国家扶植。因为票房关系，
专业演员登台机会不太多，
文化多元化，年轻人也忙不
过来。真希望这样的京剧票
友演出戏曲的活动多一点，
让更多的人感受京剧作为
中国国粹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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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的暖衣
姚 瑶

! ! ! !最近，我收到安徽小
城金华女士的邮件，她说
香港杨崇礼先生托人捐
赠的布料，她与母亲已经
花好几天时间把这些漂
亮的布料制成了孩子们的
棉衣、背心、外套，这些可爱
的小衣服被金华拍成了照
片上传在邮件里，真是太漂
亮了！在寒冷的冬天降临
前，金华女士已把这些驱寒
的棉衣分发到安徽山区的
贫困儿童手中。读到这里，

让我心里生出一份沉甸甸
的暖意，就像寒冬里的一抹
灿烂的阳光。慈善与关怀让
我感受到春天的温暖。

我是大学最后一个学
期认识杨先生的。当
时我想在开学前找一
份实习工作，但因为
我每个星期还要回学
校读半天书，也对自
己找工作缺乏信心。这一
天，我去参加面试，正是杨
先生当考官，他问的话不是
很多，除了业务知识，他好
像对员工的品质特别讲究，
对员工有否爱心非常看重。

我幸运被录取了，我在
办公室工作，很少有机会直
接接触领导，但我知道他对

每个员工都很关心。他常
常鼓励自己的员工有业余
时间去深造，也鼓励我去
读夜大。有一次，我和同事
谈起安徽山区的儿童到了

冬天缺少棉衣，他不知怎么
知道了，马上对我说：“公司
正好有一些布料，可以做衣
裤，你帮我捐献给他们吧！”

后来，我又了解到杨崇
礼先生在去年捐助
非洲国家的残障运
动员去参加伦敦残
奥会来回的全部机
票，他是私企老板，

掏的是个人腰包。而做了这
些事，他从来也不声张，也
不求任何回报。我们只是在
偶然中发现了这个秘密。

我想，我在公司学到的
不只是工作经验，而且还有
关怀他人的爱心。这一点对
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尤
其重要。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 ! ! !人之活着，既有生存的理由，也有
过好的欲望。但，好以不损害他人、他
物为限，以友善他人、他事为好，以回
报自然、社会为荣。

得势、顺势之时，切勿得意忘形；
失势、逆势之际，切勿失意落魂。
少忽悠别人，也少被别人忽悠。不

然，自己或他人都不会感到好而只感
到可笑、可恨的。

封闭自我必定不能接纳外界，开
放自我才有融通外界的可能。外界表
面的封闭其实就是自我心界的封闭。

只有心的交流、交换、交融，才是真心、
诚意和有效的。

来而不往非礼也，也交往不长。
礼、礼数，人之素质的表现，反映待人
接物处世的价值观。

爱护和关怀是可以无微不至的，但
不能包罗万象，更不可包办代替。不然，

对被爱护、关怀者的成长无益或还有害。
考虑全面点，不会有错。考虑周到

点，一定有益。
世界大同也不同。大同是目标是

趋势是方向，不同是现实是客观是现
状。只要有不同（人物、地域、事态等）
存在，矛盾不可避免，协调在所不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扬一

方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以及
习惯、观念等等。
看这看那，都很风光。干这干那，

都不容易。成这成那，都得艰辛。

碧山霜树图
蔡剑明 图／文

! ! ! !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的两山
脉之间的峡谷中有一个叫做“普利
特维采湖群”的国家公园，又因由
$*个大大小小的湖泊组成，人们称
它为“十六湖”公园。
午饭后我们进入公园。当时阳

光高照，不太适合摄影，我一边听导
游介绍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十六
湖”地处喀斯特地貌区，由 $*个湖
连接在一起的是大小不同、形态各
异的 $*条瀑布。有的瀑布很细，如盆
景一样细腻，有的瀑布则从高耸的石
壁上飞流而下，气势恢弘壮观，落差
最大将近 "&米。瀑布群的密度、绚丽
和多样性令我们惊叹不已，最让人称
奇的是有的瀑布甚至连接起上下两
个颜色不同的湖，因此这里的瀑布群
被评为世界最美的十大瀑布之一。
这里数百条白如银练的大小瀑

布，成梯形一节节飞流而下。正值初
秋时分，湖两岸断壁悬崖，满山翠
绿，林木茂盛，山毛榉树、杉树和忽

布榆郁郁葱葱，宛如一幅传统的山水画，给这里带来了不同的渐变色彩。
在到达终点时已经快 $'点半，太阳也开始下山了。我独自又往回跑了

一段路，只见对面气势雄浑的青山，琼波仙浪的白瀑，真令我神惊目眩，这是
多么理想化的意境啊！我赞叹着依着树枝，快速调整相机，光圈 +$)，速度 $,

"%秒，'&&毫米焦距端，摄下了这幅“碧山霜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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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近，贵州作家雷远方
给我寄来一本由他主编的书
《中国毛南族第一乡———卡
蒲》，书中收入了我 "&&!年
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原名
为《与毛南族人的第一次奇遇》，他们易名
为《卡蒲奇遇》，让我意外又高兴。

毛南族是中国人口不足 $&万人的少
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广西环江、贵州
平塘。生活在贵州的毛南族有 (万余人，
大都居住在平塘县的卡蒲、者密、大塘等
乡镇。在卡蒲乡，毛南族人口占 #!!，素有
“中国毛南族第一乡”之称。

毛南族历史文化悠久，喜聚族而居，有
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很多人会讲布依
语或本地汉语。他们淳朴善良，能歌善舞，有
本民族的节日和古朴奇特的风俗习惯。

上个世纪 *&年代初，我在贵州独山
县中学执教。那年农历五月十五，学校食
堂的刘伯———一个脾气随和的四川籍职
工，早晨要赶马车去平塘卡蒲公社买木柴
给食堂作燃料，从未坐过马车的我征得总务主任同意，被

允许随刘伯一道去看看。
那是一个缺吃少穿的

年代，我早晨喝了点稀饭
就上路了。一路上翻山越
岭随着马车颠簸，未到中
午时，早就饥肠辘辘了。幸
好马车下了一个大坡，终
于见到了一大片鳞次栉比
的木屋瓦房。刘伯叫我先
下车步行，说路边有山泉，
口渴的马需要饮水，他随
后就来。

我一个人走着走着，
走到离街口不远处，瞥见
浓荫遮天的柏树林下有口
清澈水井，井边站着两位
年轻漂亮的女子，她们身
穿青蓝布古装衣裤，拴着
花围腰，头裹黑色的“腰箩
帕”，合撑着一把伞。我近
看，其中一位大约不到 "&

岁，手挽一只提篮，用花帕
半盖着，篮里装满红色的
糯饭和黄色的小米饭，还
有一只煮熟的鸡和一瓶米
酒，并备有碗筷；另一位年
纪稍大些，背上背着个正
在啼哭的娃娃。她俩见我
来到眼前，便迎上来，满脸
堆笑地就跟我打招呼，要
我坐下来吃她们提篮里的
“饷午”（不算正餐的饭）。
莫名其妙的我不由大吃一
惊，便向后退。孰料-那背

娃娃的年轻母亲竟上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臂，笑着用恳求
的口吻要我无论如何吃她们的“饷午”。又饿又慌的我，一
边摇手，一边挣扎想逃。此时，那位年轻的姑娘也上来帮
她，边拉我边笑着劝我，要我一定满足她们的要求，我更
是惊慌了。几经挣扎，才逃出。这时候，那年轻的母亲竟然
放声大哭起来，与娃娃的哭声响成一片……最后，还是刘
伯赶来了，跟她俩解释我是“下江人”，不懂得这里的风
俗，她们才怏怏不快地离去……
事后，我才知道毛南族有这么个风俗：第一次当妈妈

的女人生下娃娃，如果娃娃日夜啼哭，就认为“命”有问
题，得赶紧替他（她）“找保爷”，日后，才会保他们平安长
大成人。于是，每当她们决定“找保爷”，就会选择每月初
一或十五这两个吉日中的一天，一大早准备好一提篮的
“饷午”饭，由娘娘（小姑）陪着来到一个选定的路口等候。
谁是她们等来的第一个男性，谁就是孩子的“保爷”。她们
就会请你免费大吃一顿，然后只要你给娃娃取个名字就
行了。倘若等候来的男性不答应她们的请求，那么她们就
会非常失望和伤心地离去，回家后将另行选择下一个月
的初一或十五再“找保爷”。在我了解了这一风俗后，心里
一直非常痛悔，不该伤了毛南族姑嫂的心愿。
今年夏天，我应邀回贵州，独山文联主席王万铭先生

说毛南族的这个风俗依然未变，想陪我重回卡蒲重温这
个奇特的风俗。我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呢？但不管怎么说，
那是永远难忘的一次奇遇！


